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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种糖

来了一屋子客人，四岁的儿子，数了数果盘里的糖，怎
么也不够分，儿子急中生智，拿了一把小锄，把所有的糖
果，种在了门前的花坛里，许愿说，希望明年长出一棵大糖
树，结满又大又甜的糖果。

玩具时代

三十年前，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只氢气球，我哭着
闹着缠住爷爷，爷爷咬咬牙狠了心，用几个月攒下的两毛
钱，终于给我买了，只玩了一天气球破了，我的梦也碎了。

现在，汽车飞机狗熊，和各种不知名的玩具，堆满了儿
子的房间，玩玩这个、摸摸那个，还希望有更多的，不一会
儿就又厌烦了，多好的时代啊。

种糖·玩具时代
田冲

浪花

准是风小子，做了个搞怪的表情，大海笑啦，一声声，
笑得开了花。

松树

长满了，一身碧绿青翠的针，哦，松树，要给天和地，缝
制衣衫。

鸟窠

孩子，请别惊动，树上的鸟窠，里面，住着会飞的歌。

流星

你说流星贪玩不贪玩，夜深了，还打着个灯笼，找星星
串门。

月牙

天上一定有什么，奇妙的牙膏，瞧，月亮的牙，刷得多
白。

拱桥

两岸，架起了，一弯扎根的月。

童年的回声
于于

清晨

清晨，我背起书包，和朝阳一起赶路。
清晨，我戴上红领巾，和轻风一起做操。
清晨，我捧着课本，和小鸟一起歌唱。
清晨，我举起右手，向着五星红旗敬礼。

讲桌

讲桌真像个将军，课桌都是他的士兵，排着整齐的队
伍。

讲桌真是个好人，他有三个好朋友，教杆、粉笔、黑板
檫。

讲桌真是自豪，他的主人，是一位灵魂工程师。
讲桌真是快乐，他的身边，是一群幸福的孩子。

黑板

黑黑的脸，方方正正，一看就是个，顶好顶好的人。
他的脾气真好，老师写啊画啊，我们写啊画啊，他从来

不变脸。
但他也会老，像我们的老师，满头黑发，悄悄变白啦。

书包

背在肩上，我们就是他，小小的主人。
装在课桌里，那就是他，小小的家。
他真是聪明，我们学不完的知识，他全装得下。
可他也真笨，我们都长高了一大截，他才胖了一点点。

上学歌
赵廷灿

我翻阅了很多年前的笔记本上收集的儿时歌谣，在上
个世纪50年代，它们广泛流传于我的故乡四川省南部乐山
市的峨眉山、五通桥、犍为等区县。

马儿嘟嘟嘟，骑马上成都。成都又好耍，骑上大白
马。白马跑得快，摔下了李家的姑奶奶。

这是一首非常古老的儿歌。古时候，交通不便，尽管
从峨眉山、五通桥等地到成都，只有区区四百多华里依山
傍水而修建的小路，但是，翻山越岭，道路崎岖，涉河渡水，
行程特别艰难。当然，如果能够策马扬鞭前往成都的话，
那将是非常惬意、特别轻快的省城之旅了。

这首儿歌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和富有韵味的节奏，歌唱
了一次别具一格的省城畅游，特别是结尾之处那句“摔下
了李家的姑奶奶”，堪称神来之笔的豹尾：李家姑奶奶策马
省城的飒爽英姿，非常鲜活、灵动，栩栩如生，令人赞叹不
已——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巾帼骑行图呀。

月咡光，亮堂堂，照着妹妹洗衣裳。衣裳洗得漂漂亮，
哥哥穿着上学堂……

这是一首乡土气息非常浓厚的“月亮”儿歌：妹妹勤
劳，哥哥好学，好一派淳朴田园的祥和景象。

一个小儿郎，每天站桌上。肚里热滚滚，肚皮冰冰凉。
一只大耳朵，穿件花衣裳。一只大耳朵，穿件花衣裳。
不言而喻，这既是一则谜语，又是一首充满童真童趣

的儿童歌曲。这是当时的幼儿园普遍传唱的经典歌曲。
作者以拟人化的笔法，精心描绘了保温瓶的艺术形象，非
常符合儿童的审美情趣，收到了寓教于乐的良好效果。时
至今日，我还清晰记得，当年我们在幼儿园里唱这首歌时
欢畅淋漓的情景。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当年传唱这些儿歌的我辈，如
今早已是年逾六旬或年岁更高的“老小孩儿”了。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但愿儿童歌谣作家继往开来，
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适合当今儿童需要的歌谣，发挥
儿歌寓教于乐的积极作用，促进儿童们身心健康，天天向
上。

儿时歌谣
荣光友

我的童年是在嘉祥农村度过的，不少有
趣的事儿，时隔多年，记忆犹新。

摸老鸹

过去老家后边的山坡上，长着很多杏树、
柿子树、核桃树等。几棵离村子较近的柿子
树，长得矮壮，枝杈较多，我和小伙伴常在那
几棵树上玩摸老鸹的游戏。

老鸹是乌鸦的别称。摸老鸹并不是真的
摸乌鸦，而是小伙伴当中的一个被摸者。先
确定一人当老鸹，让他爬上树去，另一人用裤
头或褂子蒙上自己的双眼，然后爬上树去摸
那只“老鸹”。如果摸得着，老鸹就算输了，按
预先的商定，戴上赢家的一只鞋在阳光下蹲
晒一会儿，或者给赢家捉一只蚂蚱等等。如
果摸不着老鸹，摸者为输，以同样的方法接受
老鸹的处罚。

双方为了取胜，各用心机。老鸹见对方
爬上树后，便开始躲摸。摸者每攀一层树枝，
老鸹就攀爬更高一层树枝。如果摸者紧追不
放，一直追得老鸹不能再往上爬，便乖乖地服
输。但老鸹并不会机械地只按老一套躲避，
而是当摸者爬到中层树枝，老鸹便沿着上层
树枝往外挪。待摸者越过这层树枝后，老鸹
马上返回树干，顺着树干跳下树来，向树上的
人喊：“我赢了！”树上的人便摘掉蒙眼之物，
下来服输。有时摸者也会变换方法，每摸一
层树枝，就用一只胳膊抱着树干，另一只往那

根树枝外端伸展着探试对方，碰巧了也能探
摸得着。

摸老鸹锻炼了小伙伴们的攀援和分辨能
力，使小伙伴们都成为攀爬树木的好手。

摔瓦屋

摔瓦屋，就是摔泥窝窝 。
老家村后的山崖缝里和崖根前，有一种

红褐色的粘土，据说是山体形成时的岩浆烧
烤而成。每逢连阴雨，这种土因被雨水长时
间浸润而变软，许多小伙伴三五成群地带着
小铲头或铁钩，到山上去掏挖这种粘土，在就
近的裸岩上揉成泥团，再把泥团狠狠地摔上
几次，变得更有粘性，称之为胶泥。

我们把胶泥带下山来，在胡同口旁边的
大石板上捏成泥窝窝，都托在手上 ，由一人
喊“一——二”，当“二”字落地时，大家一起将
泥窝窝口儿朝下，对着石板猛摔下去。泥窝
窝中的空气在石板上强烈受阻而产生爆破
力，“爆”的一声响，多数泥窝窝的顶部会爆出
一个窟窿。谁的爆声最响，会赢得齐声喝
彩。因而，大家都比着捏泥窝窝和摔泥窝窝
的最高技术，从小锻炼和培养了精益求精和
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

砸老锛

砸老锛是一种以石击石的游戏，三五人
为宜。先选一个比较宽阔的场地，在最前方

立上一块大约三厘米高、两厘米宽、二指来厚
的小型石板，在石板前边四五米处的地面上
划一道横线。参加者每人各拿一块石头，石
块的大小由本人根据自己的力量选定，按照
顺序出手。

轮到谁出手时，让他站到横线上，将手中
的石块对着立在前方的石板击砸过去。把石
板击倒，就算赢了。为了准确击中目标，投击
者前腿弓着，后腿蹬着，将手中的石头擎在眼
前预先瞄准。但是尽管这样，仍旧难以百发
百中。

有时候，大家玩同击，那场面就更热闹
了。按参加人数立放同样多的石板，一人一
个目标。其中一人喊“一——二”。当“二”字
喊出口，大家一齐砸向自己的老锛。

砸老锛类似体育比赛中的铁饼或铅球，
锻炼了伙伴们的投掷能力。

除了上述玩法，还有捉迷藏、跳房、杠钟
等等，哪一样游戏玩起来都十分有趣，令人入
迷。如今，这些童趣在农村已极少见到了。
现在的孩子们都玩得更精致，但体魄却不如
以前的孩子了。

嘉祥记忆中的童趣
张庆余

我的儿子从小学一年级就没有考过一百
分，年年是进步之星。奖状发了一大摞，居然
没有一张三好学生奖状。然而，这并不影响
他的快乐成长。

说起他的爱好兴趣也有点历史，八岁的
时候看见别人打乒乓球，一下子迷上了。没
有条件自己创造条件，在球台下面捡一个没
有胶皮的球拍，再捡一个变了形的乒乓球回
家用热水一烫，等球台没人的时候，他就开始
练球了！

就这条件、这技术，居然代表学校去县里
比赛。参赛的同学都是按套路打球，我儿子
居然用他的野路子打赢了正规军，为学校赢
得了荣誉。这下，终于有了新球和球拍，这可
是用他不完美的成绩换来的。

我儿子还有一个特点，他喜欢和老人打
招呼。看见老人就“爷爷奶奶”喊个不停。在
我看来，这是个挺大的麻烦，我是避开老人的
眼神匆忙逃跑。儿子说：“妈妈，这些爷爷奶
奶多孤独，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个问候？”我
借故太忙走开了。后来，小区里的老人看见
我，先给我打招呼，问我儿子什么时候回来。
这时候他读高中了。我还真羡慕儿子的人
气，这么招人喜欢。

高中三年，离开家在县城上学，儿子愈发
懂事，成绩仍是不上不下。高三，过年的时候
拿回家两张奖状，一张是三好学生，另外一张
是学雷锋标兵。我惊讶于高三了还有三好学
生奖状，儿子回答：“有。”我想这是他最后的
一次机会了，这两张奖状贴在他卧室的墙上，
分外显眼。高考结束，儿子读了一所普通大
学。选择了他喜欢的专业。在大学通过努
力，他又拿到了各项活动的荣誉证书。

我常常看着儿子的三好学生奖状发呆，
当别的孩子三好学生奖状贴满墙的时候，他
却用了十二年的时间拿到唯一的一张三好学
生奖状。“学雷锋标兵”的来处他没有说过。
我小时候也学雷锋，还有一个难忘的故事。
听姐姐们说：“学校学习雷锋，开展文明礼貌
月。”我还没有上小学，那时候，我对月和药发
音一样，把药读成月，也算是方言。我以为文
明礼貌月就是可以吃的药，吃了就会讲文明
懂礼貌。于是，我就哀求姐姐给我买，姐姐
问：“你要买什么？”我说：“就是学习雷锋吃的
文明礼貌药，你给我买来我也想吃。”姐姐们
被我这个乖巧听话的小妹妹逗得哈哈大笑，
我也终于明白“文明礼貌月”是一个活动，学
雷锋做好事的活动，不是可以吃的药。至今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孩子听，孩子听了笑起来
没完。

儿子从家到学校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
途中他帮老奶奶拿行李，送老奶奶坐上出租

车。老奶奶很高兴，买了一杯冷饮送到他手
里，连声说：“好孩子，谢谢你！”儿子本来谢绝
老奶奶买来的冷饮，再三推迟，还是收下了。
如果再坚持，老奶奶就生气了。他说，当时看
见老奶奶一个人吃力的拉着一个很大的行李
箱，想到了自己的奶奶和姥姥都是一样年龄
的老人。于是，就发自内心的一种亲近，走向
前帮忙。我鼓励儿子做的对，帮助别人不需
要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善良是发自内心的
一种选择，雷锋精神好好传承。第一次，看见
了儿子身上的闪光点。

不知不觉他大学要毕业了，和他同龄的
孩子才读高中。我的儿子不是天才，却让我
这样一个妈妈拔苗助长，五岁上小学一年级，
一股脑到大学。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自己的
行为缩短了他应有的快乐童年。

前几天，我的脚崴了，又肿又疼走不了
路。儿子接到电话就赶回来了 ，我让他去药
店给我买点药就行，儿子不听，非要带我去看
医生，他说用药要有医生的处方，有病不看医
生怎么行。背我上楼下楼，三层楼一共有多
少个台阶，我没数过，只觉得这是一条温暖的
路。儿子一步一个台阶，很吃力也很努力的
把我背回家。按照医生的嘱咐，我在家卧床
休息，一连几天都是他在家照顾我。我的脚
不能支撑的时候，是儿子支撑起我的坚强。

我的儿子不完美，但我知道他是我的，也
是祖国的孩子。

我的儿子不完美
张辉

编者按语 有些少儿游戏很古老了，或已
传承了千百年，我们何苦在今天丢了它们。
那些游戏都是先人与当时的儿童一起发明
的，充满了亲情、友谊和童趣，而这些游戏和
玩具的设计与制作，无不是科学与哲理精神
的实践，无不发端于自然，而与人文水乳交
融。

一头小，中间大，一头又小。小大小——
尜，简约而传神地表述了一件器物，中国的象
形文字让世界震撼。如果你有幸玩过这款游
戏，就会知道，击打时发出的响声，不是“咔”，
也不是“啪”，而是“嘎”，就是这个字的读音。

打尜这款游戏，是黑龙江鹤岗作者写来
的。打尜，在济宁叫做“打拉子”，盛行于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是被男孩狂热追捧的体育游
戏；但济宁“打拉子”的器械不是木棍，而是小
木板。况且，同时代济宁还有一种“拉子”，是
用鞭子在地上抽打旋转的陀螺。

某种意义上说，童年游戏的发明与创造，
是这些孩子修身齐家智慧与执行力的萌芽，
是他们成人与成才的天然学校。

尜，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方少年儿
童都很愿意玩的一种游戏玩具。用长8至10
厘米、直径3至4厘米的木棍，将两头削尖后
就是尜。

打尜，我们那里也叫打耳。在地下画一
个方框，甲方将尜放进框里，乙方用一根稍宽

一点的木棍去敲击尜的一端，使尜弹起，然后
迅速将尜打向远处。甲方去捡这个尜，然后
向框里扔。反之亦然。尜的玩法有多种，有
双人玩、多人玩等等。

那时候的孩子们，没有电脑、游戏机、手
机，甚至连电视机都没有，打尜成了我们一年
四季皆宜的游戏。农村孩子的玩具箱里，常
常会有十多个尜。

打尜先要做尜，选择质地坚硬的榆木、枣
木、松木或者柿子木等。

我家自留地边上就有一棵两个人合抱的
柿子树，我和几位小朋友童年的尜，大都来自
于这棵柿子树。先找几个小朋友当“瞭望
哨”，看住我父亲。这事万万不能让我父亲知
道，否则我的屁股就要“开花”。这棵柿子树
每年要给我家结出三四百个红灯笼似的柿
子，父亲背着这些“红灯笼”到乡里大集上卖
掉，换回油盐酱醋，以及我学习用的笔和本
子。砍掉一根树枝，就等于掉几个柿子。

我拿着铁锯爬上柿子树，小心翼翼在树
冠的最上层锯下一段树枝，扔到地上，然后与
几个小朋友一起抬着树枝来到僻静的地方，
拿出从家里偷出来的菜刀，去掉树枝上的细
枝末节，再用铁锯截成一个个8至10厘米的
小段，用菜刀挨个把木段两端砍尖，这样尜就
大功告成。然后分给小朋友每人一个，剩下
的都归我所有。

为了做尜，有时候也会付出血的代价。
有一年，我们刚刚把树枝弄到僻静的地方，正
在做尜，不小心被邻居王伯伯发现了。我害
怕他告诉我父亲，稍一愣神，右手的菜刀砍在

了左手食指上，当时鲜血就流了下来。我忙
把菜刀扔到地上就跑，没想到后面却传来王
伯伯洪钟般的吼声：“回来！手指头——”

我一听不对劲，谁的手指头？这时候，我
低头一看，我的左手食指丢了一节，“啊……”
吓得我们当时就哭了。

王伯伯跑过来，手里拿着一节手指头，抱
起我直奔我家。家中只有父亲一人，母亲去
田间割草了。父亲一把从王伯伯手中夺过手
指，抱起我直奔村卫生所。大夫说必须做缝
合手术，必须去县医院。父亲找了一辆自行
车，让我坐在后座上，王伯伯在后面扶着我。
他们俩都不会骑自行车，于是父亲推着车，王
伯伯扶着我，一路奔跑，大约三个小时后，终
于跑到了县卫生院。父亲和王伯伯的上衣都
湿透了，而我的手指就这样保住了。

我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回家了，这次父亲
破天荒没有打我，而是在我养伤的日子里，用
柿子木给我做了好多的尜。

三个月以后，被医生接上的手指能活动
了，又可以打尜了。

我和小朋友们最喜欢玩的一种打尜游
戏，就是“连狗蛋”。甲乙双方各有三到五人，
在地上画一个约1米见方的方框，先由甲方
一人上阵，把尜敲击起来，用力打尜，这叫“接
尜”。有多大力气就用多大力气，把尜打得越
远越好，只要接住尜，就不能停下来，继续打，
直到接不着尜为止，再换本队下一个人……
直到本队最后一个人接不到尜，乙方队员才
能依次轮流，由远而近往方框里扔。如果扔
不进方框里，那么还由甲方队员继续轮流接

尜、打尜……直到乙方把尜扔进方框里，才能
打尜，甲方再扔尜。

有的小朋友力气大，动作熟练，有时候打
尜接尜一两个小时不会失误，从村东头打到
村西头，从村南头打到村北头，甚至把尜打到
二三里地外的邻近村庄，引来一帮帮本村的、
邻村的小朋友跟着看热闹。有时候碰到邻村
也喜欢打尜的小朋友，他们也会参与到打尜
队伍中。

记得有一年腊月二十八，我们村的6位
小朋友玩“连狗蛋”，从我们村一直打到了四
里之遥的白雁泉村。那个村里喜欢打尜的留
代和另外5位小朋友也加入了，两个村的小
朋友展开了打尜对抗赛。

中午了，我们都饿了，留代竟然领着我们
到了他家。他的妈妈拿出过年吃的白面馒头
和羊肉、羊汤给我们吃喝，还给我炖了一锅白
菜、猪肉炖大豆腐。原来那年他家杀了一只肥
羊和一头猪准备过年。我们十多个小朋友，个
个吃得沟满壕平，浑身热乎乎的，然后继续打
尜，又打回到我们村，直到天黑了，看不清尜了
才恋恋不舍地收兵。而留代和另外5位白雁
泉村的小朋友，跟到了我们村。当我们商量好
分别留他们6人在我们几位小朋友家住宿时，
留代的父亲找到了我们村，谢绝了我们的好
意，把留代他们带回了自己的村庄。

打尜，在我们童年的心里不仅仅是一种
娱乐游戏，也变成了我们和邻村小朋友们友
谊的桥梁，融洽了小朋友之间的关系，更重要
的是，打尜凝结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本版摄影 毛毛

济宁小孩打拉子，黑龙江叫打尜
周脉明

儿童节/旧时光

亲情

游戏

身边经常会听到不同二宝妈妈抚养两
个孩子的感叹。六一前夕，我们在兖州区走
访了多个二宝家庭。

大宝5岁，二宝2岁，张红苦笑着说：“兄
妹俩似乎不像电视中和网络里说的那么和
谐温馨，每天基本上就是鸡飞狗跳、你争我
闹，就连妈妈走路时谁在右边谁在左边，吃
饭时先给谁夹菜，都要争宠哭闹。”

陈美，大女儿刚满4岁，小儿子2岁半，
却能在妈妈的引导下和谐相处。

“基本不存在争宠的问题！”陈美说：“生
弟弟之前，姐姐才1岁多，我们一直鼓励她去
跟比自己小的小朋友交流，每天邀请各个年
龄段的小朋友来家里玩或者吃饭，让她适应
身边一直有一个伙伴，需要主动分享美好的
事物。所以在二宝出生后，小姐姐竟也开始
懂得去关心弟弟，很少出现争宠现象。”

陈美还说：“对孩子间的家庭教育，不能
仅停留在大宝那里，弟弟自出生就得到来自
爸爸妈妈和姐姐三个人的疼爱，所以引导弟
弟去关爱比自己年龄大的姐姐，把分享意识
传递给每个孩子。”

陈美认为：“我们家弟弟，可以在姐姐生
病时，表现出很担心的样子，而且在大人告
诉他要安静，姐姐睡着了时，他能懂事的把
玩具关掉，不哭不闹。”

二宝家庭日益增多，很多大宝已经到了
读小学的年龄。

李月的大女儿7岁，一年级，小女儿2
岁，还没入托。但李月对小女儿的学前教
育，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李月说：“我对学前教育做了充分功课。
老大上了小学，孩子更自主独立了，适当的放
手和锻炼是有必要的，他们会更自由，也会更
彻底的享受学生生活。所以，不能再像养老大
时一样对待二宝，什么事情都包办是不对的。

老大上小学前，我还报了幼小衔接班，
怕她跟不上课程，主要是学习拼音。事实证
明，拼音的学习还是多练。我觉得上不上幼
小衔接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多接触、多练
习。所以我已经想好，几年后可以亲自承担
二宝入学前的教育内容。再就是在物质上
的准备，老大上小学之前的学习书籍和用
具，我都完好保留着，二宝肯定能用上。”

与李月观点不同，刘凌凌的大儿子和李
月的大女儿同样是一年级，但刘凌凌的儿子
没有提前上幼小衔接，所以在学校学习拼音
时很吃力，刘凌凌很担心。希望随着年级的
增长，这种差距能逐渐追上来。

关于小女儿，刘凌凌肯定地说：“经过了儿
子的学习经历，对小女儿的小学准备已经想好
了，至少肯定要上幼小衔接的，再就是日常加
大识字量，现在语文课对阅读的要求很高。”

“两个孩子之间的陪伴，不仅是游戏中有
了玩伴，还在情绪体验中有了同伴，学习中有
了学伴。”所以很多夫妇加入二宝家庭行列。

夏丽的两个儿子分别9岁和7岁。
“我家孩子年龄相差不多，所以陪伴的意

味更丰富，学习中两个人互帮互助的样子特别
打动我。两个人还会用他们自己独特的语言
和思路，探讨大自然的奥秘和书中的知识。”

是不是只有孩子年龄相差少的二宝家
庭，才能深刻体会陪伴成长的意义？

于英的大女儿7岁，二女儿刚1岁。
怀二宝之前，于英就研究了很多儿童心

理学的书籍。因为担心大女儿在二宝出生
后的心理变化和两个孩子之间的相处，于英
提前做了很多准备。

于英说：“要肯定的是，她们是有血缘关
系的亲姐妹。我想等妹妹长大一点，姐姐可
以分担妈妈的角色，带着妹妹一起成长。”

六一，
二宝妈妈怎么说

王建 陈永青


